三日靜寂
公元前一萬年，亞特蘭提斯沉入海中，這個島國從此在寂靜的深水失去了聲音。
原本聒噪不休的人們，看到自己說出口的話變成一連串破碎的泡泡浮上水面，不由得閉上嘴。後來，人們慢慢習慣沉默，不再嘗試溝通，每個人安安靜靜地做著自己的事。
耳朵在也聽不見笑聲，聽不見哭泣，人與人的世界就此分離，像一座又一座孤獨的島嶼，總是有一彎淺淺的溝無法跨越，又像是一顆顆星球，尋著各自的軌道在宇宙洪荒間悠悠飄蕩。
冰冷的海水將世界分割成一塊一塊，每個人各自有一小塊天地，不過永遠是靜的，想向前踏一步，碰得到眼前的人，卻碰不到他的內心，如同犯人一樣，被關在一小小的監牢裡。
「Silence」
於是人們反覆祈求上天，祈禱上天能還給他們「聲音」。每年他們總是舉辦祭典，獻上家裡最肥美的豬羊，擺上最新鮮的蔬果。
祭典開始，人們手拉手安靜地跳著舞，安靜地祈禱。
過了很多年，當人們幾乎忘了什麼叫「聲音」。很多人忘了他們曾有過說話的能力，很多人紛紛放棄祈禱，反正沒有聲音，日子也照樣地過。
又過了很多年，祭台荒涼渺無人煙，這天原是他們一年一度祭典的日子。
不過一旦黃昏時分，總有一個少年固執前來，他誠心地祈禱著，祈求那個在記憶中也模糊淡去的「聲音」。
亞特蘭堤斯的居民並非永生，他們善記，也善忘。「聲音」這個名詞在流轉的歲月裡被遺棄在記憶的某個角落。許多人，都在這寂靜的世界中無言結束一生。
可能只是寂寞，可能是執著。那少年一個人孤獨地來，每天每天，他總是抱膝坐在祭壇上，仰望玻璃窗上璀璨無暇的雕刻，仰望高聳尖立的廳柱，廳柱圍繞著一個石壇。
壇頂擺放著一個墨綠色石盆，石盆靜靜地冒著泡泡，一個接著一個，悠悠地浮上水中炸掉，最後化成幾點微沫消失。
在往上看，那泡泡破滅的地方，波光粼粼的海面閃著模模糊糊的光點，那是最接近天空的地方。
少年甚至忘了天空是什麼樣子，依稀記得有像棉絮的雲，有輕盈的鴿從白雪皚皚的大地飛來，大地之下是海洋，那是他存在的地方。
沒有聲音的地方。
他想要有聲音。
有了聲音，他就能和病重的母親說話，能和她說笑，看她緊皺的眉頭舒展開來，讓她那雙漂亮的眼笑的彎彎的。
有了聲音，他可以安慰他那總是愛哭的妹妹，聽妹妹的歌聲，聽妹妹說很多很多學校的趣事。
有了聲音，他就能挽留總是不發一語出門、醉醺醺回家的父親，他可以陪他看電視，一邊說著上班如何如何、股市如何如何，如果他有聲音。
或許根本不需要那麼多藉口，或許或許，他只是受夠了深海的那種凝滯，絕對的靜寂使人瘋狂，他遊走在現實與崩潰的邊緣，再向前一步就是墜落深淵。
往下呼喊，沒有一絲回音，他再一次向天空祈禱。
今天祭壇特別靜。
並不是一如往常的安靜，而是平靜。深藍海水渺渺，這時漣漪未起，連水紋也靜了，整個世界像是凝固一樣，卻越發顯得深沉。
少年剛祈禱完正準備離去，忽然發覺那石盆發出一陣嗡鳴，一旁的海水隨著石盆震動著向四周傳開，隨著震動傳開的還有一陣細細碎碎的聲響，私語一般，久違地傳入他耳裡。
少年好奇地湊向前，帶著隱隱期待的興奮，卻發現那奇特的聲響竟是由那一顆一顆冒出升起的泡泡中傳出，他伸出手，試探地觸碰其中一顆小的。
滑滑軟軟的，這是少年的第一感受，很快地他反應過來，那泡泡居然沒有破？他看著泡泡停在指尖，像一隻翩飛的蝶初臨細枝，他動動手指，那如珍珠一般的泡泡竟順著掌紋滾入手心，這一動一滾，竟似有笑聲咕嚕咕嚕地在泡泡裡轉動。
少年覺得內心也隨著這笑聲明亮起來。
呵呵好好玩喔，他頑皮地用另一隻手戳了兩下，那泡泡很配合地向布丁一樣彈了兩彈，反射出的光芒在平滑的表面上一閃而逝。
少年又去戳它，結果一不小心泡泡居然就這麼破了。
糟糕！
少年慌急地想，他並不想要它破啊……。
下一秒還來不及後悔，他便驚訝地瞪大了眼，此刻，銀鈴一般的歡笑聲自泡泡破滅之處傳了開來，一瞬間，整個祭壇都充滿笑聲。
像風一樣靈動，像風一樣輕柔。少年閉上眼，專注地感受身旁愉悅的氛圍，記憶中的聲音此刻填滿他的耳朵。再次睜開眼時，他的眼眸跳動著明亮的火光。
有了上次的經驗，這次，他輕輕捧起一顆很大的泡泡，側著頭，小心翼翼地將耳朵貼在冰涼的表面上。
模模糊糊的呢喃滲入耳裡，像是隔了一層吸音的布幔，少年再不猶疑，雙手使勁「砰」地捏破了泡泡。
隨即有一道清亮的嗓音傳出：「是你在祈求『聲音』？」
少年遲鈍地發愣，彷彿在咀嚼這句話的含意，隔了許久，正想說什麼，又發現嘴裡吐出的依舊是一連串泡泡，只得無奈地朝它點了點頭。
豈知在他點頭瞬間，石盆下的支柱陡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和他一樣高的少女。少女捧著石盆，看到他，呆了一呆，一臉不可置信。
「怎麼……是你？」她輕輕低喃，音調太輕太細了，少年並未察覺。
「為什麼要祈求『聲音』呢？沉默不是更好嗎？」少女很快調整好心情，她說的話和剛才石盆吐出的泡泡一樣完整且晶瑩透亮，少女把泡泡遞給他，讓他捏破。
少年聽了這兩句問句，也不顧先前的驚訝和疑惑，只是著急地想解釋，但看著眼前破碎的泡泡，又無奈地閉上嘴。
「對了，我忘了。」少女抱歉地笑笑，一隻手撫上石盆，石盆倏地發光，也不過一剎，少年忽然發現自己也能說話了。
「有聲音可以做很多事啊！可以盡情地笑、盡情地哭泣，可以說一整夜的故事給愛的人聽，可以把一個感動的故事告訴每個人，可以向全世界傾訴悲與喜… …」
「可是一有聲音就會出現爭吵，人們總愛互相辱罵，用最殘忍最銳利的話語傷害對方，非要把對方逼得尖叫逼得崩潰才肯罷休。」
「溫和的話語可以讓憤怒的人平靜、輕柔的語調可以安慰痛苦的人。」少年說：「如果每個人都能珍惜身邊的人，那爭吵辱罵不就不會存在了嗎？」
聞言，少女低低笑了一聲，喃喃道：「每個人都能珍惜身邊的人？」抬頭，望向少年，一種熟悉感湧上心頭，說：「要不，我們打個賭？」
「賭？」
「看在你這麼多年的祈禱，我給島國三天的『聲音』，人們可以說任何想說的話無論好壞，三天之後，若真如你所說的『每個人都能珍惜身邊的人』，那你們就能永久地擁有聲音，輸了則收回，如何？」
「那怎麼樣算輸？」
少女思索了一下，說：「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。」
少年笑道：「你倒說得我好像必定會輸一樣。」
「如果你贏了，就不用知道啊反正都贏了。但如果輸了那是親眼見證，哪需要我來說明？」少女鄙視道。末了，又說：「可我有個附加條件。」
「這三天，你得每天來這裡聽我說個故事。」
亞特蘭堤斯的人民忽然發現自己能講話了。
他們總愛抱著泡泡在街上走啊走，或是隨機地送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，打破泡泡的人總是得到一地的笑聲。
男孩們捧著泡泡，偷偷地送給心儀已久的女孩，泡泡裡常是一首詩、或一首情歌。
最開心的莫過於女孩了，幾個同伴湊在一起神祕地說著話，有時候嘻嘻哈哈地笑做一團，她們嘰嘰喳喳說話時，泡泡會沒完沒了地出現，水流一沖，幾個漏了拍碎的便飄著飄著飄走了，她們追啊追到累了就通通癱在地上，在紅艷的夕陽下零落地笑。
整個世界充滿了笑聲，人們急著向旁人分享自己的故事。
狂歡一夜，星光第一天透入深海，千萬雙彎彎的眼楮望著水光蕩漾的夜空，同時捏碎了手中的泡泡。
少年一路狂奔回家，一打開家門，驚喜地看見母親坐了起來，和妹妹不知說著什麼，臉色雖然仍是虛弱，卻帶著一絲欣喜。
看著母親嘴角的微笑，少年恍了恍神，想，有多久沒看到她的微笑了呢？
隨開門聲傳進耳裡的是妹妹的笑聲，清清亮亮的，和少女的笑聲一樣。
「哥哥！」一個超大的泡泡飛過來，少年抓住捏碎，這聲叫喊頓時響遍了整個屋子。
「你知道嗎，我們可以說話了欸… …咦你早就知道啦？真不好玩。媽媽剛剛講了一個很好笑的故事你要聽嗎？… …」
少年坐在她們身旁，含笑聽那未完的故事。
很快迎來了夜晚，雖然媽媽精神好了許多，講了一下午的話終究是累了，妹妹亦然，雖然還想繼續講下去，可在少年的逼迫下還是不情不願地睡了，留少年一人靜靜坐在客廳。
他在等一個人。
這一等像是等了好幾年。
凌晨不知幾點了，少年終究抵不過越來越濃的睡意，頭一歪便倒在沙發上沉沉睡去。又不知敲了幾次鐘，門鎖喀啦一聲開了，一個身影踏進門來，門後是通宵的歡鬧。
那身影望著倒在沙發上的少年，在一片漆黑中，他悄悄點燃一根煙。
煙霧繚繞，一聲低喃化成泡泡，狠狠墜落地上，擊出一地清脆的琉璃碎片。
迴盪房屋中的依稀是那句，等了幾年的：
「對不起。」
隔天少年在沙發上醒來，不禁暗罵自己傻瓜。
不是要等爸爸回家的嗎？怎麼……咦？
少年呆呆看著身上蓋著的毛毯，忽然感動得想哭，他抓緊被子兩手生疼，只是一語不發。
少年哼著歌，斷斷續續的音符凝成泡泡飄啊飄著，他踏著輕快的步伐，揮舞著雙手要去抓那泡泡。
到了熟悉的祭壇，少女早已坐在石台上等著他。
「來了？」
「來了。」
「那我故事開始囉。」少女緩緩地說。
「大概是個很冷的冬夜吧，有一個小女嬰誕生在一個平凡的家庭，唯一不平凡的是，那女孩一出生就沒了姊姊。
直到她長大，才輾轉聽人說，她姐姐是被一群男生害死的，大概是某間封閉式貴族學院吧？詳情就沒人要告訴她了。
只是，她沒想到，她這位素未謀面的姐姐，竟害她悲慘一生。
從她出生起，家裡就沒有一刻是安靜的，將姐姐送去貴族學院是她母親的主意，當初只是出於一片好意，怎料到這個結果？她父親將她姐姐的死全推到母親身上，從此爭吵不斷，父親對母親永遠冷眼相待。
後來父親學會了酗酒，醉了以後開始胡言亂語地罵母親，甚至拳腳相向。
她母親也自責，一個人活在愧疚之中，加上丈夫的虐待，她在女孩六歲上跳樓自殺了。」
少女平靜地說完，看少年視線停滯在某個點呆呆出神，末了，轉頭問：「然後呢？」
少女專注地看著他的眼，找到了痛苦，找到了哀傷，卻沒有找到她要的那種情感，她強自鎮定地移開視線：「女孩父親在外頭找了另一個女人，妻子死了他也就離開那個家了。」
「那女孩呢？」
少女笑笑：「那是明天的事了，你也該回去了，這會兒，你爸爸說不定已經回家了。」
少年一想到家人，欣喜之情沖淡許多方才的悲傷，他走以後，少女怔怔望著他的背影，長長嘆了口氣，連她自己也沒注意到，眼前的泡泡似乎比平常黯淡許多。
少年很快拋去那個故事，心中充滿期待地越走越快。
只要想到一家四口團聚的畫面，他就想加速，最後甚至用跑的，跑啊跑的跑市集上，市集是回家最快的一條捷徑，人潮總是擁擠，他只好放慢速度擠入人群中。
忽然一陣推擠，少年縱然再小心，也被後方人群的推力擠得一個踉蹌，無意間下巴喀到什麼人的肩膀，瞬間疼得無法說話。
正想道歉，忽然聽那人傳來一句：「搞什麼？哪個畜生撞我？被我逮到我一定扒你的皮，可惡，痛死了！」
少年聞言，當場楞住，連被人潮推擠出來都不知道，他只是想著那句話：
「如果每個人都能珍惜身邊的人，那爭吵辱罵不就不會存在了嗎？」
結果還是沒等到爸爸。
天剛亮，第二天的故事很快開始，少女也不說廢話，直接切入正題：
「那女孩沒了父母，卻也不覺如何痛苦，倒不是因為冷血，而是她從沒在父母身上感受過一絲親情。」
「某種意義上，那女孩自由了，她終於脫離那些無止盡的爭吵，對她來說，話語是傷人的最大利器，所以她從此變得沈默寡言，總是沒有人願意和不說話的人做朋友，每天就一個人，孤獨、寂寞，她後來也慢慢習慣了。」
「日子不也就這麼過，但有一天，忽然有一個人踏入她的世界。」
「那個男孩走過來，一點一點敲開她的心門，他總是說她的聲音很好聽很動人，女孩和他說話覺得很舒服，兩個人在一起，從東聊到西，從南聊到北，彷彿聊一輩子也不會膩。」
「兩人從相識、到相愛、直到結婚，始終深深愛著彼此，是男生把女孩拉出陰霾，女孩因為那男孩開始說話，後來甚至當了一段時間的電台主持，這是題外話了，不過，那段時間真的是女孩最快樂的日子。」
少女微微停頓，雙眼凝望遠方，嘴角掛著淺淺的笑。
少年不忍打斷她，只是陪她看著悠悠深藍，看明亮的海水漸漸染上如墨的黑，夜色已不知不覺悄悄降臨。
少女很快接上，又回復原本平靜的語氣：
「然後，女孩的父親找上門來了。」
「準確來說，是他父親的債主，她父親後來愛上的女人是一個騙子，騙光她父親所有財產，還讓他欠了一屁股債，他走投無路，忽地想到前段婚姻似乎還有個女兒，於是找上門來，想討一筆錢抵債。」
「女兒當然不願給，但敵不過父親的苦苦哀求，終覺不忍，於是放他進屋住了一晚，好死不死債主追來了，她父親眼見苗頭不對，拔腿就逃。」
「債主尋不著他，於是將矛頭指向女兒，父債子還，父債子還，做子女兒的只得扛，但儘管男孩女孩很努力地工作，他們的薪水仍遠遠抵不上她父親的欠債。」
「那年四月末，快夏天了，蟬鳴聲還未起，他們開著車，忽然一輛卡車就這樣衝了過來。」
「後來？後來喔，女生沒有死，男生死了。」
少女看著身旁那人，湊近了點，低聲地笑：「再告訴你一個秘密好了，車禍前，有人以親屬的名義為他兩個保了一千萬的保險… …。」她在少年耳邊捏碎一個泡泡，泡泡是深灰色的，在她手上炸開：「你猜，是誰？」
少年走入城鎮，便被緊繃的氣氛嚇到了，一片風聲鶴唳，靜得比沒有聲音那時還靜，街上行人的目光都怪怪的，像弓著背的貓，又像拉滿的弦。
少年不敢多待，快步走入家中，忽地「哐啷」一聲巨響，他衝入廚房，看血從母親手背上緩緩流下，伴隨父親的怒吼：「賤人！要不是妳，我的女兒怎麼會死？」
正想幫母親包紮的少年呆掉了。
妹妹……死了？
騙人的吧？
少年大腦有一瞬間空白，瞳孔猛地收縮，
怎麼……可能？
「怎麼了？妹妹怎麼了？」少年著急地問
沒有人理他，母親尖叫道：「你有什麼資格說我？要不是你一直不回家，她有可能會被抓走嗎？你總是把錯往我身上推……」
「連一個孩子也照顧不好，你還算是母親嗎？」
「你多久沒回家了你自己想，你這樣夠資格當父親嗎？」
「爸爸媽媽，妹妹怎麼了？」告訴我！
一片混亂中，忽然母親爆出一句：「我當初是瞎了狗眼才會嫁你！」
「啪」一聲清脆的巴掌聲中斷了她的話。
一陣沉默。
像是之前那陣子，總是沉默離去的爸爸，總是面無表情的媽媽，像是一根繃緊的弦陡然斷裂後的沉寂，又像爆炸過後的灰燼，點點落下，無聲無息。
後來他們又說了什麼少年已經不知道了，他的世界一片靜寂。
腦海裡驀然一聲絕響，赫然是少女當時的話：「有聲音就會出現爭吵，人們總愛互相辱罵，用最殘忍最銳利的話語傷害對方，非要把對方逼得尖叫逼得崩潰才肯罷休。」
少年閉上眼，感覺心底有一部分開始動搖，不禁又想起方才的故事，忽然有些懂了女孩的心情，亂七八糟的心情紛至遝來。
睜眼，少年強自鎮定心神，慢慢離開兀自爭吵的父母，沒想到一踏出家門，立刻被眼前景象鎮住了。
黑色的灰色的泡泡成千成百在地上滾動，人們互相對罵著，有些人憤怒，有些人嘲諷，有些人嫉妒，有些人狡詐。許多人恐慌的走上街頭，有些人昏倒了，有些人自殺，更多，是將自身的痛苦加諸他人身上，用什麼？用言語。
少年茫然地走著，自己想去哪裡也不知道，只是走著。
踩破了泡泡，汙言穢語竄出，他也不理，尖叫的、哀求的他也不理，他只是漠然地走著，忽然他聽到哭聲，終於轉頭。
很熟悉的哭聲，熟悉的人，少年呆呆地看著縮在街角哀哀哭泣的女孩，那居然是他以為已死的妹妹。
少年瘋狂地衝上前，緊緊地抱住她顫抖的身軀，眼淚幾乎是立刻流下來。「還好你沒死，你還活著，還好沒死，你還活著，活著就好… …。」
妹妹沒有理他，只是喃喃地念著：「他們總是吵架……是不是不要我了……為什麼總是吵？……」少年笨拙地替她抹去淚水，沉默了半晌，少年終於從劫後餘生的感覺脫逃出來，又馬上想到方才爭執不已的父母，於是拉著她的手說：「走吧，我們回家。」
「不要！」妹妹忽地尖叫，激烈掙扎起來。少年的情緒經過剛剛一番大起大浪，手還是不停地發著抖，軟弱無力，一下子就被妹妹給掙脫。
「為什麼？」少年不解。
「我不要……」妹妹嗚嗚咽咽地說：「我不要回家……爸爸媽媽一直在吵架，我不要回家……嗚……你說他們是不是不要我了？」
少年又握住她的手笑道：「沒這回事，別胡思亂想了，走吧！和哥哥回家。」
「不要！」妹妹猛然掙脫，頭也不回地向前跑走。
少年趕緊追上，眼看妹妹越來越近，差一點點就能抓住她，誰知在她經過一個轉角時，
世界驟然寂靜。
少年眼睜睜看著妹妹被一輛卡車迎面撞上，看妹妹的身軀像一隻蝴蝶那樣飛了起來，血像是牡丹花盛放那樣絕美淒豔，然後重重墜跌，斷了翅翼。
他抱著她，看她渙散的眼瞳，看她沾了血的唇輕輕地喊著：「哥哥……」
血瘋了似地一直流一直流，少年無助地想壓著傷口幫她止血，只是不斷地喚著：「撐著啊，撐著求求你，求求你別離開我，別離開我好不好，求求你……」
他看著她的臉龐，直到那顆溫熱的心不再跳動，直到懷中的身軀冷卻，直到他終於明瞭，瞬間，那臉龐在眼中扭曲，幻化成一個巨大怪異的野獸。
野獸露出獠牙，直直朝他心臟最柔軟之處狠狠咬了下去，利齒血淋淋穿透心臟，帶出最後一縷鮮活跳動的血液，所有堅信、真誠、希望都隨這股汩汩流出的鮮紅流出。
現實一瞬間崩塌，瘋狂地擠壓他的身軀，他終究一步踏空墜入深淵，他崩潰地想大吼想尖叫為什麼？可無論他怎麼張大嘴始終發不出聲音，像是又回到了原點，那樣絕望的寂靜絕望的沉默，他幾乎在無聲中窒息。
失去意識那一刻，他彷彿看到妹妹的臉變成了少女的面容，她的眼定定看著他的，雙瞳無淚無光。
但少年卻依稀能感覺到，有一滴隱形的淚靜靜滑落她頰邊，他用盡全力伸出手，輕柔地為她拭去。
少年醒了。
他發現他再也無法說話。
早該習慣了不是嗎？他邁開腳步走過寂靜的街，走過沉睡著的樹木，邊想，這場夢做得可真長。
居然會夢到自己可以說話了，實在是太爆笑了呵呵呵。
也就是這麼走著，就來到祭壇。他並不是刻意，不過真的到了這裡，他卻鬆了一口氣。
或許將那場夢做一個結束，對這陪伴他十幾年的地方有個交代。今天過後就再也不來了。
無欲無求，所以不再堅持所謂祈求。
他走上祭台，除了石盆仍然自己冒著泡泡，他心下疑惑，走近仔細觀察，泡泡已是如夜色一般深邃的黑，他看著那些悠悠升起的泡泡，似乎明瞭了什麼。
如果一切是真的？少年沒有再想下去，他輕輕捧著，試圖用手心將它捂熱。
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吧。他已經失去所有，已經沒有人可以奪走他任何東西了。
所以無懼。
將臉貼上表面，依舊冰涼，他很專注很專注地聽，霧霧的聲音傳入耳裡，像是在哭，剛轉了這個念頭，泡泡便無聲無息地破了。
依舊是少女的聲音。
「第三天到了，這是故事的結局。
女孩從男孩死後再也不願說話，並發下誓言，當神州陸沉、星月無輝之時，她要抹去世上所有的聲音，讓這世上只剩下寂靜。她覺得，寂靜才是最適合這個世界的聲音。
人們剛開始因為失去聲音而無措，於是開始祈禱，他們建了個祭壇，供奉著女孩的石盆，他們不知道他們祈禱著的，居然是害他們失去聲音的罪魁禍首！女孩每次祭典都無聲地笑。
女孩欣賞著人們從無措到接受，花了幾年的時間，總不費她的苦心，很多人都習慣了沒有聲音的日子，明明就要成功了，偏偏有個少年一直不放棄天天來祈求『聲音』。那少年就是你了。後來的事，你也知道了。
是啊那些笑聲是祭典上我沒忍住的笑，那個女孩就是我，我看到你的時候就想，怎麼還是你？結果又你讓我說出了第一句話，原來說話是這麼容易的，或許那些惡夢是真的離我遠了吧？或是，我早該忘了，卻執著地不願放手……。」
話就在這裡結束，少年聽罷，終於淚水滑落臉龐，那少女輕輕地從祭壇後轉了出來，一樣淚流滿面。
「都是傻的，都是傻的。」少女哭著說，用袖子在臉上亂抹一通，試圖遮掩自己的軟弱。「你怎麼又這樣出現了呢，你這個白痴，白痴白痴。」
少年拉開她的手，細細地拭去淚痕，一如既往：「是啊，都是傻的。我過了奈何橋，喝了夢婆湯，結果還是愛上同一個人，你說這白不白痴？」
少女哭得更兇了，眼淚不斷不斷地滾落，只是拼命搖頭：「不……不白痴，這樣很好……這樣很好……」她哭了很久很久，像是要把前世強忍的眼淚一次流乾。
雨，是破碎的眼淚；風，是破碎的嘆息.
滑落的雨水在空中孤獨的飄落
滑落的眼淚在臉龐發狂的奔流
眼淚流乾以後，如雲破天晴，
風雨過後，又是他的笑容等著她。
「你贏啦。」少女賭氣地推了推他的肩膀：「那賭注。你父母的爭吵和妹妹的死是我騙你的。事實上，你聽完第二段故事後你的父親就回來了，現在很開心地陪著她們。『聲音』我也不收回來啦，讓這島國好好地使用它吧。」
「不哭啦？」少年刮了刮她眼角紅痕：「會好好用的！打賭的時候我不是保證過了嗎？我說話什麼時候不準？」
「嗯？那你說一遍你會和我永遠在一起。」少女笑著看他。
在第一道晨曦落在祭台那刻，他們擁抱接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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